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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莉闻言一惊，赶紧转过头看
去，恰好那两个男人也在看她，彼此
都看了一看。陆帆继续说：“那个年
轻人叫薄小宁，应该是负责晶通的销
售，那个年纪长一些的叫付国涛，是
SK的销售总监。”

乔莉回过头，轻声说：“他们也来
石家庄了？”

“看样子像，”陆帆说，“挡住他
们，我不想现在碰面。”

陆帆继续说道：“那个薄小宁很
有政府背景，父母都是部级以上的干
部。”

前方的路通了，陆帆与乔莉乘坐
的车先 SK 一步通过了收费站，但是
SK 的车开得飞快，不久便超过了他
们。陆帆笑了笑，既像对乔莉又像对
自己说：“记住，这就是付国涛的性
格，永远争第一，永远不甘人后。”

乔莉与陆帆赶回北京的当天下
午，赛思召开了北京员工的全体大
会，会上宣布了欧阳贵副总裁的任
命，并请欧阳贵副总裁发
表讲话。

欧阳贵戴着一顶帽
子，帽檐压得很低，挡住
了眉毛与小半个眼睛，他
的脸色十分严峻，不带一
丝笑容，本来就有些长的
脸显得更长，阴森森地架
在台子上。

“我知道你们都是
有文化的人，也都对外企
的要求与管理模式十分
熟悉，就不多啰唆这些
了，今天我们开门见山地
说点话，我叫欧阳贵，负责管理销售，
我最欣赏的员工只要有两条就够了，
第一条：忠心！第二条：敬业！用通
俗的话讲，就是又红又专！”

此言一出，台下所有的人都愣
了，赛思进中国 10多年，从没有听过
这么带有“专制”色彩的话，乔莉觉得
就是父亲的机关，现在也未必能听到
这些了。欧阳贵的语速十分缓慢，带
着冰冷的刀片似的锋利：“又红又专
的，我们重视，只红不专的，我们培
养，只专不红的，我们影响，又不红又
不专，就不要怪我欧阳某人不客气
……”

陆帆的办公室。
“我不明白，”周祥说，“晶通改制

肯定会受到政府部门的影响，现在派
我去，正是用人的时候，为什么还要
等？”

“晶通的一把手王贵林和二把手
于志德都在争改制后的位子，二虎相
争必有一伤。你的姐夫是河北省的
组织部长，请问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陆帆真诚地说，“你姐夫虽然有权，却
也不能滥用，万一你站错了队，帮错

了忙，不仅对赛思有影响，对家里人
也不好。我的意思是，先让乔莉替你
探路，一旦晶通改制后的实权人物确
定，我们再把晶通派给你，到时候，你
才能真正地如鱼得水，一举拿下晶
通。”

周祥心头一亮，看着陆帆笑了，
说：“老板，那这件事情我就等你的好
消息了。”

等周祥离开，陆帆不禁松了口
气。突然，他听到一阵奇怪的铃声，似
乎就在自己的抽屉里。他忽然想起离
开石家庄之前，那个无业游民给了他一
部手机和一个号码，告诉他以后用这个
联络。他连忙打开抽屉取出电话。

“喂。”陆帆接通了电话。
“陆总监，”那个有些尖厉的声音

响了起来，“我是李才厚。晶通的于
志德这个周六去北京。他有个女儿
在人大读新闻系，叫于卓然，于志德
常去看望她。”

“好的，谢谢！那王贵林周末有
什么安排？”

“ 他 ？ 他 没 有 安
排，这个人深居简出，几
乎没有业余活动。”

陆帆走到欧阳贵
办公室，直截了当地说：

“李才厚来电话了，于志
德周六会去人大看女
儿。”

“时间和名字告诉你
了？”欧阳贵更直接地问。

陆帆点点头。欧
阳贵微一沉吟：“王贵林
呢？”

陆帆第一次感觉到两个人思维
的一致，说道：“他说这个人深居简
出，周末几乎没有活动。”

欧阳贵问：“现在一个是红队，一
个是蓝队，你站哪队？”

“我现在还不知道。”陆帆老实地
答道。

“你了解王贵林吗？”
“听说他上过战场，在对越南的

战争中负过伤，复员后在机关待了一
小段时间，然后就去了晶通，在那儿
待了十几年，当厂长的时间并不长，
大约只有两年半。”

“于志德呢？”
“他是正规大学毕业生，电子专

业，家里有些关系，毕业后进了机关，
然后下企业锻炼，这一炼也炼了七八
年，去年被选上的副厂长，分管业务，
他夫人是前任副省长的女儿，夫妇俩
只有一个女儿，现在在人大读书。”

“我看，你和乔莉两个分开，你在
明处吸引SK和瑞恩的注意力，与他们
一道争取于志德。让乔莉在暗处找
王贵林，把赛思的产品详细
地介绍给他，慢慢套取他的
信任。”

余阳刚正拿着电话跟人嘀咕些
什么，见我进来，他先抬手致礼，接着
指指沙发示意我先随便坐下。我打量
了一下他的办公室，侧墙上挂着大幅
的中国地图，不少城市上标贴着小红
旗，想来是华驰酒店集团的全国分布
图。

杨泓这时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
咖啡走进来，放到我面前的茶几上，随
后转身轻轻离去。

“怎么样？老兄还在跟人家玩猫
捉老鼠的游戏呀？”余阳刚放下电话坐
到我对面。

我直奔主题：“老童发了份邮件
给我，说是在美国跟一些投资银行的
朋友交流，还都看好中国的酒店连锁
集团上市前景，但他们几乎百分之八
十以上都建议要跟网络概念结合起来
做。老童的意思是最好跟自由通网站
结合，派生出一个全国的酒店预订网
站，否则就得另起炉灶自己创立一个
专业性的 B2C 网站。当然，这得先征
求你们的意见。”

余阳刚微微撇了
撇嘴：“周钒这孙子算盘
打得也忒精了些，这样
他自己没一分钱现金投
入，还会再找老童和华
驰要资金实际投入，三
年后一上市他倒是占尽
便宜。”

我看看时间差不
多到下班时候，起身跟
他道别：“你们再想想看
有没有别的操作手法，
最好在老童再来北京前
我约周钒和你见面碰一
下？”

“好吧，听你安排。”余阳刚站起
来送客。走到办公区的时候我不经意
发现余阳刚把自己的办公室设置在整
个楼层的东端，心下一动：风水上讲

“东来紫气西来财”，绝大部分讲究的
商人都会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布局的
西端以聚财气，他却偏坐到东首的

“官”位，不知是无意还是有意为之。
到地下停车场后，我掏出手机给

杨泓发了一条短信，然后打开汽车音
响放平坐椅靠背闭目养神。约摸过了
十来分钟她就下来了。我们开车来到
东三环农展馆附近的毫不起眼的文联
大院，穿过楼间的空地上拥挤着各色
汽车，便看见“净心莲素斋”的招牌。

我们要了一个小雅间坐下来，不
一会儿侍者就送上两杯“文殊普贤罗
汉茶”，其实也就是以前户外活动时爬
小五台常常见到的金莲花而已。

“今天要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佛
家诳语菜单。”我随手点了一串菜品，
当侍者送菜上来一一报出名称时杨泓
果然被弄得云山雾罩的。所谓“点点
寒梅处处香”，用几枚浑圆饱满的圣女
番茄切个半开，填进乌黑的西梅，再用

签子穿了，静卧于墨绿的方盘里，便是
一道餐前开胃小菜。“回头是岸”看起来
是几只鲜红的对虾漂浮在盆中，其原料
不过是芋头粉加胡萝卜。“游化人间长
情鲜”则是整条的素鱼，以紫菜做鱼皮
并雕出鱼鳞的形状。而“一指禅”先是一
个硕大的海螺，螺口摆着两根面筋做

“香肠”。“无明火豆腐”是燃着明火，包
着锡纸端上来的，切开里面是潮州卤水
豆腐，与香菇、枸杞、辣椒、竹笋蒸制，味
道略辣略香；“惜福结缘菠萝藕”也动了
十足的脑筋，月亮蛋似的玻璃瓶里，橘
色的菠萝蜜包裹着脆脆的莲藕，单是看
着也会勾起人的馋劲儿来。

杨泓忍不住吐了下舌头，“太有
文化啦，我都不敢下手吃哦。”我告诉
她说这家餐厅本是五台山一位唐姓居
士和她的儿子贯霖师傅带到京城来，
上次去五台山错过了，这次特意拉她
来补偿一下。

一听我提起那次的五台山之行，
她便把面前那盘叫“回头是岸”的对虾
菜盆换到我手边，瞪着我说：“哼，这道

菜全部归你啦。”我暗自
偷乐，女人心思有时候就
像小孩儿，糊弄得法了就
能云开日霁。

（19）
钓鱼台国宾馆门前

的武警战士永远站得身
形挺拔，我把车开到门口
时，守卫战士向传达室里
通报了车牌号，得到认可
后予以放行。

东门进去后路径即往
南北分岔，老傅指着路口立
着的“中国新地产国际高峰

论坛”标示牌让我沿着右侧前行。
老傅是个八面灵光的钻营老手，

从钓鱼台管理局的头儿到养源斋的国
宴掌勺大厨，都混得跟家人似的熟络
无比。

八方苑前的停车场已经挤得满
满当当。主会场巨大的背景板上“中国
新地产国际高峰论坛”下面分列着若
干发起单位，都是相关房地产行业协
会、媒体支持单位等等。协办方挂名是
华驰集团，我估摸曾荃应该为赞助这
个活动掏出了上百万费用。

庄姐陪着一位白发霜鬓的全国
政协副主席和华驰集团的董事长曾荃
坐在主席台上窃窃低语，见老傅和我
们进来挥了挥手致意。童正戎坐在前
排，正和一个大腹便便的洋人嘀嘀咕
咕，那个洋人是美国一家著名的咨询
公司的高级顾问，同时还是著名的捷
顿私募基金投资管理公司的董事。

趁着老傅和童正戎寒暄的当口，
我掉头四下环顾，想看看杨泓是不是
也有上会场来。没有发现她的身影却
见后排的媒体席上，李聪这
丫头正冲我挤眉弄眼的傻
乐。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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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不大喜欢杜甫的诗。我喜
欢的是那种意气风发的豪迈：“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去年十月底，我随同参加甘山笔会
的朋友们，来到函谷关之东的石壕村，
看了崤函故道。故道上是深深浅浅的
车辙。不知道从哪一年起，这段路不再
有人走，于是车辙化石般地凝固，一直
保留到今天。故道尽头生长着大片的
荻花，雪白莹亮，在阳光下恍若一片雪
湖。他曾从这里匆匆经过，在落魄的行
旅中，遇到了苛吏抓丁，于是写下《石壕
吏》。我看着那些充满沧桑感的车辙，
心头生出些微的苍凉。从崤函故道回
来，我开始通读杜甫，并向往把杜甫所
到之处都走一遍。

与朋友们来到杜甫陵园的时候，正
值夕阳如酒。面对微微颔身的杜甫雕
像，心情着实有些复杂。这个陵园，是
巩义文化人自筹资金修建的。那是二
十多年前，一次偶然的陪同参观，使作
家张鑫琦为杜甫故里的残破深感赧

颜。此后五年，他与巩义文化界的同
道，从酝酿筹划到落实资金，从请人题
碑到协商征地，呕心沥血，几经周折，在
财政无投入的情况下，完成了杜甫陵园
修建的全部工作。在经费紧张的情况
下，他们自带干粮，深入嵩山，找到了用
以装饰陵园的火山冲刷石；他们连续多
日冷水就干粮，为杜甫陵园义务栽植数
百棵松树。画家徐小龙曾为栽树而累
病。读着张鑫琦《杜甫陵园修建记》，我
想我明白，是什么支持着这些人自发自
愿地来做这些，即使被刁难也决不放
弃。想起在气温突降的陕县地坑院大
门外，那帮子参加散文笔会的人，在冷
风里联诵杜甫《石壕吏》的情景。

杜甫被热爱的理由，是诗歌，却又
不仅仅是诗歌。杜甫一生穷困潦倒。
国破民困之忧，流离颠沛之痛，经由充
满悲悯的表达，使他赢得了“诗圣”的美
誉。我深信杜甫之悲悯，不是居高临下
或旁观的立场选择，而是天涯沦落的同
命感。这使他的诗似铅，凝重，收敛，有
一种看不到伤痕的痛楚。同为游历，别
人看到仙道游侠、光风霁月，杜甫看到
的是“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是“爷
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我原来至少不够懂得这种可贵。
当我汲汲于文字里那种光洁雅致的美
感时，一位朋友曾批评我，你的文字缺
少痛感。我未明白，犹自辩解：每个写

字的人心中都有疼痛。他于是发给我
一个层叠的笑脸。他笑的，必是我的轻
狂。“疼痛”两个字，不似我理解的这样
狭隘。它基于人道，联结着许多人的悲
欢。只要同类在疼痛，我们就不可能不
疼痛；设若不是，则我们的心已经麻木、
痛感已经枯萎。闭目塞听的文字，无论
有多么雅致，都至多不过是花边罢了。
我也无数次的思考过文字的价值，只是
自我太强势，遮掩了外部的世界和内心
的真相。我看到了树叶的葳蕤，而不理
解根的深埋。

看过许多故事，只有极少的能使我
流泪。使我流泪的当然不是作者的优
雅，而是人物含辛茹苦的命运。帕慕克
说：“小说家的政治观点来自他的想象，
来自他将自己想象为他人的能力。这
种力量使他能够替那些不能为自己说
话的人代言，那些人的愤怒从未被倾
听，他们的话语曾被压抑。”这一点，也
及于所有的作家。

空谷幽兰，常用来比喻品行
高雅的人，在中国历史上，隐士
这个独特的群体中就汇聚了许
多这样的高洁之士，而今这些人
是否还存在于中国广袤的国土
之上？这是一直困扰着比尔·波
特的问题。因此，他于 20 世纪
80年代末，亲自来到中国寻找隐
士文化的传统与历史踪迹，并探
访了散居于各地的隐修者，借此
表达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
赞叹和无限向往，形成了风格独
特的“文化复兴之旅”。

全书多采用白描手法，自由随
性，又极富感染力。对于历史传说
和各种史籍的引用，充分显示出作

者本人深厚的中国
文化功底，作为一
个西方人，他的叙
述又能带领人们从
一个全新的角度来
观 照 中 国 传 统 文

化。还有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美
国式幽默，常常令人会心一笑。

比尔·波特，美国当代作家、
翻译家和著名汉学家。他把中
国古代大量的佛教典籍翻译成
英文，在欧美引起了极大的反
响。他曾经以“赤松”的笔名翻
译出版了《寒山诗集》《石屋山居
诗集》《菩提达摩禅法》等英文著
作。从1972年起，他一直生活在
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经常到中
国内地旅行，并写了大量介绍中
国风土人文的作品，《空谷幽兰》
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本。它在欧
美各国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传
统文化的热潮。

金水·树鸦
向晚走过黄委会门口，一路白色的鸦粪
抬头，悬铃木上密集黑色的叶子
如今我在春天里流浪一周
它们都走了

回家了，回山里了，回草甸里了？
它去报忧，说春色还在一点点向外拱动
而唯一的灰喜鹊
在紫荆山公园的侧柏枝头鸣叫

中原·郑州警察培训中心见闻
急雨走过泛黄的麦梢。晴了
屋后的杂木林摇动清新的眼睛
布谷不时低沉地呼唤
脆亮的一两声！是锦鸡
它就在树丛里，华丽的羽毛
为爱而生

不用叫，蛙鼓醒着
夏夜的鼓手。湖水还很凉
不要到草丛里去，刺猬估计在
白天的锦鸡交颈而卧。幸福的一对
他们不失眠

巩义·雪花洞
最初的洞口在78岁的沈少卿的院后

1963年的镢头曝光玄武纪和喀斯特
马灯点亮长长的绳索

他看到三月初二，正为三月三
拍手。桃花在悬崖上
杏花在屋脊上，梨花在麦地边
洞内桓温15度，雪花的温度
钟乳石的高度，石鳄鱼的长度
500万年的蛇化石的湿度

新郑·辛店镇史垌村
蜿蜒而上。始祖山即
具茨山，雾中看好事者依山修造的龙
煞风景。好在有足够的氧气
带毛的青桃、未熟的梨、香瓜
野苋菜和香葱薄油饼。有三五兄弟
在柿树下留影，在老屋前徘徊
在溪水边洗濯。问老农
已是西史垌，被误听为西施洞
没有去老平山顶看黄帝演兵场

去看一破败古寺也是半途而废
西施如真的在此安居，想那黄帝也不会
迎娶纺织的缧祖。路边的桑田
可能是另一种图画

登封·夜嵩山
启母阙太室阙少室阙三阙静坐
与大禹有关的三个女人对峙着
一块方形巨石和两座大山安卧
至于面壁的达摩和断臂的二祖
至于武则天的车辇和除罪金简
至于宋代的程氏兄弟和司马光
至于一行和尚和观星的郭守敬
至于卷席筒的苍娃和银环栓保
都不算什么与这子夜一起静默

中牟·雁鸣湖
微雨。轻轻点开雁鸣湖的主页
没有雁，更无雁鸣。人声鼎沸

半枯的白杨。支离的残荷。飘摇的芦获
毛驴车几乎碾住脚跟。大闸蟹
正奋力地横行。白色的渔网
泊在水湄

知道它想回去。所有的努力
占满了我的镜头。最终它变成美味
为酒助兴。有人说
这就是秋色

记得四年前，看见水葫芦和野鸭的翻
飞。看见
青鹤的尖叫和它巨大的翅膀
那时，我四处寻找从城里消逝的白鹭
就在这水域，繁复的交响使我
以为回到了家园

如今，看到饕餮者正在品尝
动物的苦痛。铁丝笼里的锦鸡和
它的伙伴——那只唯一的野鸭
等待被宰割

当红色的蟹壳成为垃圾，雨开始点击
我无法复制和编辑人类的快乐
只有三只白鹭在雨幕中
低翔

面面对杜甫对杜甫
鱼 禾

由于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承受
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用她那柔弱的肩
膀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抚养我们
姐弟三人长大成人。

为了我们在长身体阶段有充足
的营养，母亲从我出生那年起就开始
养羊，直到她去世为止，我们是喝着
母亲煮好的鲜奶长大的；上高中后，
母亲又养了几只鸡，每逢周三，母亲
就用碎布将鸡蛋裹上几层，给我送到
学校，让我用开水冲着喝。鸡蛋是我
那时的主要营养，我是吃着母亲送的
鸡蛋考上大学的。

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对文化、对
知识有着天生的虔诚和神往。母亲
常对我们说，她是个睁眼瞎，一辈子
吃了没文化的亏，所以平日里非常重
视对我们的教育，农活也很少让我们
干。母亲不断用她那朴素的人生观
教育我们做人，用她的锄头和镰刀，
从贫瘠的黄土地里“刨食”，艰难的生
活没有将母亲压垮，她总是带着微笑
下地干活，带着微笑给我们儿女们做
可口的饭菜，带着微笑等待她孩子们
的归来。

那时农村的生活还比较艰苦，农
活特别重，母亲总是起早贪黑地劳
作。我家的田地北边高南边低，灌溉
起来很不方便，别人家整地一般都用
推土机，我们家的田地硬是让母亲一
架子车一架子车地拉平，整整拉了大
半年。母亲很爱我们，早些年农村人
吃白面馍的机会很少，一般都是用白
面把黑面裹起来蒸馍，从外面看是白

面馍，实际上吃起来
是黑面馍，而母亲却
单独用白面和黑面蒸
馍，白面馍让我们吃，
黑面馍自己吃，左邻
右舍都劝母亲将白面

和黑面掺着蒸馍，但母亲始终没改。
母亲一直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

摆脱自己的命运，考上大学，从而走
出黄土地，不要再过她那种“把太阳
从东头背到西头”的生活。我没有辜
负母亲的期望，从小学一直上到大
学，终于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但母
亲却由于操劳过度，加上生活条件很
苦而得了胃癌，在我上大二那年离开
了我们。

母亲生病后，为了不耽误我的学
业，一直让家人瞒着我，直到她去世
后，弟弟来学校找我，才说母亲已经
不在了。母亲去世时她所挚爱的三
个孩子没有一个在她身边，只是后来
听姐姐说，母亲在病中常念叨我怎么
不给家里写信。母亲生前曾说，她要
给我和弟弟带孩子，要听孩子甜甜的
叫声奶奶。我曾说等我大学毕业了，
就可以把种的地给退了，以后再也不
用母亲种地了，可母亲终究没有等到
这一天，没有等到他的大儿子用第一
个月的工资来孝敬她，没有看到她大
儿子结婚的那一天，没有听见她漂亮
的儿媳甜甜地叫上一声“妈”，没有听
到她的孙子叫声奶奶。母亲带着一
生的遗憾和对子女无限的眷恋离开
了我们。

虽然母亲一生都很苦，但母亲却
从来不给我们讲这些，把她的苦和委
屈一起带走了。母亲很平凡，就像黄
土高坡上的一棵泡桐树，虽然生长在
艰苦的环境中，却坚韧地成长着、奉
献着、牺牲着……

《《空谷幽兰》空谷幽兰》
黄 雯

吴元成的诗

沉沉重的母爱重的母爱
王亚权

新上任的徐县长到牛头乡检查工
作，到吃晌午饭时，尽管徐县长一再要
求吃工作餐，一切从简，牛头乡李乡长
还是让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陪徐县长吃饭的，除了牛头乡的李
乡长，还有孙副乡长等几位乡领导干
部。席间，徐县长很少说话。见徐县长
这样，大家也出
言谨慎，就连平
时讲起话来滔滔
不绝的李乡长，
也 变 得 寡 言 少
语。

大概是感到
气氛有些沉闷，徐县长说：“大家工作辛
苦了，现在放松一下吧。我提议，在座
的每人轮着讲个笑话，看谁讲的笑话最
好笑。李乡长，从你开始怎样？”

“徐县长要我先讲，那我就先讲好
了。”李乡长说，“某炮兵连练习打炮，有
发炮弹打偏了，落在了老乡的西瓜地
里，连长于是叫一士兵去西瓜地看看有
没有伤着人。士兵来到西瓜地，一个男
人哭丧着脸对士兵说：‘我偷个西瓜，你
们竟用大炮来打我，你们做得也太过分

了！’”
李乡长讲完笑话，大家都笑了。孙

副乡长接着讲，气氛变得越来越活跃。
最后一个讲的是徐县长：“某县召开森
林防火工作会，在台上讲话的领导见有
人在台下打瞌睡，便叫醒那人训斥道：

‘森林防火工作如此重要，你竟然开会
打瞌睡，大家要都
像你这样，非出事
不可！’那人问领
导：‘咱们县的森林
早就砍光了，能出
啥事？’”

徐县长话音刚
落，李乡长就哈哈大笑：“徐县长讲的笑
话真是太好笑了……”

其他人除了孙副乡长，都发出了
“开心”的笑声。孙副乡长之所以没笑，
是他觉得徐县长讲的笑话虽有讽刺意
义，却并不好笑。孙副乡长不笑，会不
会得罪徐县长？

几个月后，孙副乡长被提拔到县上
做了副县长。“孙志红同志有工作能力
外，还为人正直……像这样的好同志，
应该得到重用。”徐县长如是说。

讲笑讲笑话话
孔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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